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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

神经认知语言学“关系网络理论”的
多维性探讨①

陈 豪
１ 梁 倩

２

（１. 复旦大学；２. 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

摘 要：本文将以兰姆神经认知语言学“关系网络理论”（RNT）为着眼点，探讨该“网络”构建的神
经认知语言体系的多维性，并将其同自然语言处理（NLP）中深度学习基础网络的多维性相比较。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１）关系网络的基本概念；２）关系网络的多维性；３）计算机语言
系统多维性探讨（花园幽径句多维性简析）；４）深度学习基础网络的多维性在关系网络中的体现
等。本文认为，RNT作为具有跨学科属性的研究对象能更好地突破存于神经生物学和计算语言学
之间的壁垒，对其多维性的思考将为语言网络观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Thiｓ article will focuｓ on the “Relational Network Theory”（RNT）in Lamb'ｓ neurocognitiｖe
linguiｓticｓ to explore the multidimenｓionality of the general neurocognitiｖe linguiｓtic ｓyｓtem conｓtructed
by the “network”，thereto the comparability between the aboｖe-mentioned multidimenｓionality and that
of the elementary Deep Learning Networkｓ in NLP. Thiｓ article will diｓcuｓｓ the following aｓpectｓ：
１）introduction to the baｓic conception of RNT；２）diｓcuｓｓion on the multidimenｓionality of RNT；
３）diｓcuｓｓion on the multidimenｓionality of computer language （brief analyｓiｓ of a garden path
ｓentence）；４）repreｓentation of the multidimenｓionality of Deep Learning Networkｓ in RNT，etc. Thiｓ
article argueｓ that aｓ a reｓearch object with itｓ interdiｓciplinary attributeｓ，RNT can take more adｖantageｓ
to break the barrier between neurobiology and computational linguiｓticｓ， and itｓ multidimenｓional
reflection will proｖide a new perｓpectiｖe for the ｖiew of language ｓyｓtem aｓ networkｓ.
关键词：神经认知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关系网络理论；语言网络观；深度学习网络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neurocognitiｖe linguiｓticｓ；NLP；RNT；ｖiew of language ｓyｓtem aｓ networkｓ；Deep
Learning Networkｓ

一、引言

１９９９年出版的《大脑路径：语言的神经认知基
础》（Pathways of the Brain: The Neurocognitive Basis
of Language）（Lamb，１９９９，２０１１）一书使兰姆
（Sydney Lamb）的理论有了著作的支撑。２０１６年，他
再次总结并充实了神经认知语言学的关系网络理

论，并对《大脑路径》一书某些遗留问题作了进一步

解释（Lamb，２０１６）。该书一经出版，国内语言学界

立即对其进行了引介，如程琪龙（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刘宇红（２００７）等，同时也有许多认知语言学
及神经语言学领域的学者们对其表示关注，如陈自

力（２００１）、杨亦鸣（２００７）、周频（２０１６）等。无独有
偶，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家加西亚（Adolfo García）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希尔（Juana Gil）（２００９）等人也
继承并发扬了该理论，他们不仅将兰姆的《大脑路

径》一书译成了西班牙语，而且以此为基础开始进行

神经认知语言学的实证研究。还有学者从语言网络

观的角度对神经认知语言学理论进行初步讨论（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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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涛，２００７；赵怿怡、刘海涛，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从神经认
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语言接触现象（Ｂuｚilǎ，２０１７）以
及将其理论结合汉语国际教学展开讨论（Ｃhen，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等。作为神经认知语言学核心，关系网
络理论（RNT）旨在通过神经科学研究基础对语言结
构进行建模，并基于神经认知科学的合理性对其进

行描写（参见：García，２０１２，２０１５；García ＆ Gil，
２０１１）。从语言学和神经认知科学相结合的角度来
看，作为媒介的 RNT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自然语言处理（NLP）因受到神经网络的启发，
制定了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冯志伟，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a，２００７b），机器翻译也进入了基于神经网
络的发展阶段（冯志伟，２０１８）。不论是神经语言学，
还是计算语言学，都认为语言学的生理基础是一个

复杂神经网络，在其之上再划分出不同层级（赵怿

怡、刘海涛，２０１４，２０１５）。目前看来，该观点应当是
被普遍接受的。然而，上述两门学科的侧重点和研

究目标的差异导致它们无法从根本上建立紧密的联

系。不妨将神经语言学看作语言的外部研究，将计

算语言学看作语言的内部研究。既然笛卡尔身心二

分法关于推理和情绪内外自相孤立、互相区别的说

法不能被认同（Damaｓio，１９９４），那么语言内部（词
法、句法等）和外部（神经、心理、生理实验等）（赵彦

春，２００９；赵怿怡、刘海涛，２０１４）的研究也应当是密不
可分的。由此观之，对于语言多维度和语言系统多

维度的认知就显得尤为必要，上述学科的复杂网络

系统对语言的研究也应当并且需要过渡到对“网络

维度”的讨论上来。目前来看，在具有跨学科背景的

生物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学科领域

中，学界已经展开了对语言多维性或语言系统多维

性的讨论（刘海涛，２００７；Ｂoeckx，２０１４；Ｈagoort，
２０１４；罗琼鹏、崔晋，２０１７），探讨了语言系统在认知、
复杂网络（complex networkｓ）或多层网络（multilayer
networkｓ）（Ｋoeｓter，２０１６）中的建模情况。我们认
为，人类语言的多维视角体现在语言多维性和语言

系统多维性上。前者主要是宏观层面对语言多维度

的讨论，包括语言内容维度（语音维度、词汇维度、句

子维度、篇章维度、语义维度等）和语言环境维度（语

言和社会、语言和民族、语言和认知、语言和伦理

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后者主要从微观的角度

出发，探讨语言系统的维度，包括语音系统维度、语

法系统维度、语言认知系统维度、语言计算机网络维

度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其同语言维度的联

系。维度概念跟语言层级概念最根本的不同在于：

多维度视角旨在建立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相结合的

研究，而复杂网络仅限于语言系统维度层面的讨论。

凭借统计学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不论是 NLP 还是复
杂网络都使语言符号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

语言的符号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均属于语言的应

用属性，上述学科领域的研究很难突破自身的局限

去讨论语言的生理性、习得性、天赋性等本质属性，

而这些属性恰恰是语言多维视角所关注的问题。本

文将另辟蹊径，通过探讨 RNT 的多维性，将埃尔曼
（Jeffery Ｅlman）（１９９１，２００５，２０１１）神经网络对
“lexicon”的处理方式跟 RNT相结合来探讨语言系统
的多维性，通过对花园幽径句语义的多维性分析来

思考语言多维视角在 RNT 中的体现。最后，本文将
总结语言多维视角，并展望 RNT 在语言学跨学科研
究中应当承担的重要角色。

二、关系网络理论概念

语言学从古代语言语法的研究和历史比较语言

学的研究过渡到了现代语言学（Sauｓｓure，１９１６；
Robinｓ，１９９７）的研究，引发了两次“认知革命”（赵彦
春，２００９）。“生成”和“认知”、“结构”和“功能”之间
的较量方兴未艾，各学科的发展、研究方法和技术的

进步逐渐导致了语言学跨学科属性的体现，以大脑

神经网络为生理基础的神经认知语言学“关系网络

理论”（RNT）也应运而生。
关系网络（García，Sulliｖan ＆ Tｓiang，２０１７）分为

复合关系网络和精密关系网络。前者更为宏观地体

现了其组成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参见下

表来了解复合关系网络的基础元素：

表 １ 复合关系网络的基础连节

 １

连节名称：向下无序“和”连节

激活方式：

上行激活从 b“和”c发出，之后到 a
下行激活从 a到 b“和”c

 ２

连节名称：向下有序“和”连节

激活方式：

上行激活从 b开始，之后 c加入，然后到 a
下行激活从 a到 b，之后到 c

 ３

连节名称：向下无序“或”连节

激活方式：

上行激活从 b“或”c发出，之后到 a
下行激活从 a到 b“和”［ｓic］c

 ４

连节名称：向下有序“或”连节

激活方式：

上行激活从 b或 c发出，之后到 a
下行激活从 a发出，如可行，即到 b，反
之，到 c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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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字母标识激活路径，三角形表示“和”的连
接关系，翻倒的中括号表示“或”的连接关系。按字

面理解，“和”的关系指的是路径 a 的激活需要同时
激活路径 b和路径 c：路径的开合表示激活的先后顺
序是从左至右依次激活还是同时激活。

表中的图 １至图 ４ 为连节。连节是关系网络中
的最简单位。关系网络中最基本的单位为连元，它

至少由两个连节组成。根据兰姆的定义：连元是网

络中一个连续的、由连元边界限定的部分（A ｎｅｃｔｉｏｎ
iｓ continuouｓ portion of network ［that iｓ，lineｓ and
nodeｓ］bounded by boundarieｓ.）（Lamb，１９９９：７４）。
边界的界定主要体现在路径的多寡，只有一条路径

的连接线为内线（Lamb，１９９９：７３；刘宇红，２００７），有
多条路径的连接线为外线，如下图：

图 １ 分别标有 ｉ和 ｅ的内线和外线
（来源：Lamb，１９９９：７４）

上图的左图有两条内线（internal line），分别用 i
标出，因此有两个连元。内线两端至少有一端为单

边连节，即该边只连接一条线。由外线（external
line）连接的两个连节的边侧均为多边连节，即该边
至少连接两条线，由 e 标出。因此，上图的右图虽然
较左图多了一个连节，但仍然只有两个连元，并由外

线阻隔。

连节和连元都是复合关系网络中的元素。复合

关系网络也叫紧凑关系网络（刘宇红，２００７）。与此
对应的精密关系网络（分立关系网络）（刘宇红，

１９９９）标明了激活路径的方向，即“自上而下”或“自
下而上”。复合关系网络中包含了两种激活方向，即

两种方向整合进了复合关系中（Lamb，１９９９：７８）。
实际上，复合关系网络跟联结主义网络模型的平

行分布加工（Rumelhart ＆ ＭcＣlelland，１９８６）可以
进行类比，然而兰姆本人却认为诸如平行分布加

工网络等“网络”缺少神经科学合理性（neurological

plauｓibility）（Lamb，２０１６，１９９９：６１—６２，３２９—３３６）。

三、关系网络的多维性

通过最简单位和最基本单位之间的连接关系，

语言系统的各维度（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句法

系统、语义系统、视觉感知系统）中的基本元素都能

通过关系网络规则和关系类型得到描写。由此观

之，脱胎于层次语法（Lamb，１９６６）的关系网络本身
就具有多维性。关系网络中借由上行是概念语义、

下行是语音表征的“上下”隐喻（刘宇红，２００７）大量
省去了其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或者说，它仅通过一个

平面让我们对概念和语音之间的关系有个初步了

解。然而，完全还原跟语音系统连接的各语言子系

统的全貌将更为复杂，也几乎无法用上文提及的基

本单位进行逐一描写（参见：《语言相关的部分认知

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图》，Lamb，１９９９：１４０）。关系网
络中不存在语言符号，只存在关系本身、关系路径、

激活阈值等概念，它们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关系网络

的神经科学合理性，其中各个子系统的分布让我们

自然地联想到各个语言相关脑区的分布和相互连接

情况。

由于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同人

类认知能力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层级的概念来将

所有脑区的语言关联功能连在一块。目前的技术还

不足以完全模拟人脑神经通路，然而这并不妨碍将

不同语言关联脑区之间的相互连接理解成多维联

系。该多维视角包含了语言多维视角和认知多维视

角。RNT 以神经科学为生理基础，揭示了语言的神
经认知本质。下文将基于 RNT 概念来初步讨论语
音、语法、认知系统的多维性。

  １． 语音系统多维性

RNT通过对语言不同层级的描写来体现语言的
多维视角。它原先的标记方法默认了概念语义层和

语音词汇层处于相同平面，并且仅从一个单一的、自

上而下的平面来分析我们对于语音层和词汇层，甚

至上升到概念语义层的连接范式。程琪龙（２００５）将
层次语法和 RNT相结合，在语音层和词汇层相结合
的基础上给出了连接范式：垂直平面参考了上文提

及的复合关系网络，为上下连接范式；在词汇层上，

又以一个水平的平面阐释了词汇自左向右的激活顺

序。如此，上述结构形成了两个平面相交的三维结

构体。上述结构中的水平平面仅说明了某些连元还

存在其他平行激活路径。因此，该三维结构体可以

用处于同一平面的复合关系网络来表示。尽管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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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ｓｐａｉｎ”单词音素的多维度连接情况

方法多样，然而不论是三维结构体，还是复合关系网

络，其激活路径位于不同平面，至少处于一个三维空

间之中，如此便更能符合神经科学的合理性：整个关

系网络可初步理解成一个三维立体空间的向量集合

（参考第四节）。根据关系网络基本元素和连节关

系，在分析单词“ｓpain”的音素组合过程中，每个元素
都可以通过空间上的一个具体位置进行定义。图 ２
为“ｓpain”单词的多维度连接情况。

立方体内各元素表示一个连元的空间位置。假

如将立方体 １置于三维坐标体系中，不妨这样定义：
横坐标为舌位前后，纵坐标为舌位高低，另一个坐标

为另外一个影响其空间位置的因素（如双唇开合度

等），有多少个影响因素，该音位就具有多少个维度。

上图为“ｓpain”一词各音位的大致位置标记。立方体

图 ３ “ｓｐａｉｎ”的 ＲＮＴ复合关系网络分析

０—５体现了该组合在各时间段的情况，每个立方体

都有各自的限制因素，如：立方体 ２ 所处的阶段表
示 ／ ｓ ／既可以组成 ／ ｓｐ ／，也可以组成 ／ ｓｔ ／。事实上，
／ ｓｐ ／ 处在了非常复杂的维度之中。每个人的 ／ ｓｐ ／
限制因素并不完全等同，然而绝大部分都是相同的，

不然他们无法交流。上述“ｓpain”的标记我们也可以
通过 RNT复合关系网络来实现。

RNT复合网络能够更简洁、直观地分层级反映
出 ／ ｓp ／组合的激活范式以及其同 ／ ｓｔ ／和 ／ ｓｍ ／之间的
关系。然而，处在三维空间的标记方式较之更贴近

实际，或者说，更符合“神经通路 激活路径”的隐喻，

因此更具有神经科学合理性。然而，不论是在空间

还是在平面，其连接机制和连接关系却是相同的，

RNT复合网络中一旦建立起了连接，就形成了一个
相对固定的连元（Lamb，１９９９）。

  ２． 句法系统多维性

句法系统的多维性主要体现在词汇维度上增加

的句法规则。

下图为 RNT框架下的句法结构。通过分析可以
发现，不论是上行激活还是下行激活，都能在“和”与

“或”连节的有序、无序路径中得到句子“ｓome little
girlｓ like ｓpinach”（Lamb，１９９９：９１；赵怿怡、刘海涛，
２０１４）。这说明 RNT 对句法层的描述成立。该句中
NP和 ＶP的连接和 Ｖt和 ＶP的连接互相交叉突显了
三维属性。即便如此，NP 管辖的元素实际上存在着
多种组合，每种组合又存在于具有不同制约因素的

维度中。该句的 NP本身就占据了两个位置：NP１由
“ｓome little girlｓ”组成，NP２ 由“ｓpinach”组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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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ＲＮＴ框架下的句法结构
（来源：Lamb，１９９９：９１）

NP里面的元素都拥有自己的维度（参考上文立方体
元素和连元的隐喻）。以“ｓpinach”为例，在语音系统
维度中，该单词凭借自己音素所处的维度进行激活

产生，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新维度；在词汇系统维度中，

附加上一些词汇形态标记等影响因素（单复数等），又

产生了新的维度；在语法系统维度中，又被赋予语法

规则，拥有了特定语法属性，其维度又发生了变化。

  ３． 认知系统多维性

除了语音规则和句法规则外，一般认为事物的认知

也是基于“和”与“或”连节的基本范式来构建的，且其

中连接的元素更为多样、复杂。结合 RNT网络，“黑板”
（piｚarra）与其相邻元素的简单认知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图 ５ 与“ｐｉｚａｒｒａ”连接的不同物体关系图
（来源：Ｃhen，２０１７）

上图为黑板（西班牙语 piｚarra，下同）和粉笔（tiｚa）、
黑板擦（borrador）、桌子（meｓa）、学生（alumno）、老师
（profeｓor）等名词的“关系网络”。其“恒星轨道”隐
喻决定了其他成分和黑板（恒星）之间靠引力（权重）

相互连接：靠得近的自然引力强（权重大）。这些轨

道并非处于同一平面，每个名词有自己的维度。两

个名词之间引力的大小也是因人而异。此外，即便

同一个人，处于不同的阶段，其关于“黑板”一词的认

知范畴以及每个名词同“黑板”关系的相关权重时刻

在变化，加上名词间的相互连接，整个体系处在一种

复杂的动态平衡之中，并要求给每个连接附加一个

权重变量并确定其阈值，来达到我们关于“黑板”这

一概念的具体认知。除此之外，来自躯体感受维度

（如触感等）和视觉感知维度（如视觉脑区等）的激活

阈值又会引起上述维度的变化。

四、ＮＬＰ中的多维性探讨

传统计算机对于“lexicon”的处理基于数据库，
将“lexicon”理解成词典用来收录词汇、句法和语义
层面的数据信息，其中标记了所涉词汇的论元、主

题、体貌等句法属性，这就使得相对应的“lexicon”数
据是固定的。然而根据埃尔曼（２０１１）的观点，神经
网络中“lexicon”受到“agent”“patient”“inｓtrument”
和“diｓcourｓe”的限制，被置于了一个多维空间中；每
种限制领有一种维度系统，系统内部结构又通过相

互联系构成句子。在该词汇系统的维度中，词法、语

法，尤其是篇章信息在其各自维度中随着信息输入

不断变化，进行自我修正。因此，每个词汇的属性和

搭配应当为各种变量的堆叠，系统进行自我学习之

后计算阈值，选取最适合的词汇来组成句子。上述

过程即为“简单递归网络”，该网络高度概括了神经

网络学习和输出的最简过程。由于系统中每个元素

可以用空间向量来计算其阈值以及连接情况，而英

语中词汇的体貌并非（影响理解的）内在因素

（Ｅlman，２０１１），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下图：

图 ６ 简单递归网络中的高维度单元图示
（来源：Ｅlman，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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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将部分名词和动词置入一个三维空间（其

次级范畴用虚线圈出），然而，对于“lexicon”的简单
递归处理只能在其局限的既定规则之内不断修正

（主要依赖于语料库），无法对“lexicon”作为语言子
系统的各维度进行全面修正，也不能解决各语言系

统维度之间的连接关系（如认知系统维度和词汇系

统维度等），从而体现语言本质属性（参见引言）。假

如将上图中的元素置入 RNT 多维体系中，那么各元
素的实际范畴将变得更复杂。下文将通过分析埃尔

曼（２０１１）文中提及的一句花园幽径句：The boy
ｈｅａｒｄ the ｓtory waｓ intereｓting，来初步分析这种复
杂性。

图 ７ ＲＮＴ维度网络中的花园幽径句

  为了便于解释，上图将 RNT中的连元和维度概念
（如 noun，eｖent等）简化成了长方体①。事件 １对应的
概念为“The boy heard the ｓtory”；事件 ２对应的概念为
“The ｓtory waｓ intereｓting”；事件 x 对应的概念为“The
boy heard...”。通过上图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１）句法规则只是语法维度（句法维度）中的一种
连接方式，是在人类认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２）事件 １的激活强度随着事件 ２的出现变弱，
句子的歧义也随之减弱。

（３）事件 x的激活强度非常弱。该事件跟句中
核心动词“heard”的维度情况有密切联系。

（４）动词“heard”在出现时其各维度同时被激
活，尽管根据实际情况各维度激活的强度

会有所不同。句中每出现一个成分，会同

时激活上图中每个元素的相应维度。

结合 RNT和维度概念对结论 ３ 中提及的动词
“heard”分析如下：

上图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动词原形“to hear”被置
于一个多维的空间中，体现了其与“agent”“patient”
“inｓtrument”和“diｓcourｓe”之间的关系，然而更多的
词法、句法、语义维度没有被考虑。这不仅说明了基

于神经科学的 RNT的复杂性，而且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该理论的可操作性（赵怿怡、刘海涛，２０１４）。

The influence of aｓpect，agent，inｓtrument，
and diｓcourｓe all occur within the ｓame time frame
that haｓ been uｓed operationally to identify
information that reｓideｓ in the lexicon.（Ｅlman，
２０１１：１１）

上图用 RNT 维度网络大致表示了“to hear”和
“heard”的多维空间。事实上，这些表示维度的长方
体相互重合，均为动词原形“to hear”的多维度表征，

这印证了语言系统的冗余性（Lamb，１９９９；García，
２００７）。语言在 RNT网络中体现出的冗余性同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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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ＲＮＴ维度网络中的动词“ｔｏ ｈｅａｒ”和“ｈｅａｒｄ”

有神经认知合理性。然而，针对花园幽径句的分析，

不论最佳关联原则（郭云仙，２０１４）还是树形图中论
旨角色的重新分配（刘国辉、石锡书，２００５）均未谈及
语言这一特性。一般认为，产生歧义的时候需要回

到花园分岔口，重新进行整句话的线性加工，从而消

解歧义。假如歧义得到成功消解，是否句子中产生

歧义的成分在人脑中就不复存在呢？在 RNT 框架
下，随着句子成分逐渐显现，事件 ３的激活越来越强，
盖过了其余事件，因此整句话的含义才能完全被理

解。而在激活事件 １之后，事件 ２的出现并未使我们
消除对事件 １的理解（即对事件 １的曾有理解并非不
复存在），而是对完整的事件 ２ 进行理解后，才有了
对事件 ３的理解，并且由于事件 ３ 被激活，才能明白
整句话的含义。如此看来，花园幽径句的理解主要

在于各成分意义的叠加，而非主要在于歧义的消解。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在理解完整句话之后，事件 １、２的
干扰继续存在。因其多维性，RNT框架下的花园幽径
句在理解过程中无须在产生歧义之后重新构建新的

网络，然而需要考虑激活的权重，具有神经认知合理

性。关联理论和树形图框架虽然都有谈及大脑的认

知机制，对句子的处理过程及解释却更为机械化。相

较而言，RNT网络能更合理地反映出人脑通过时间维
度、词汇维度和语法维度对该类句子的整合处理情况。

五、讨论

RNT各元素存在于多维空间中，这本质上是由

语言和语言系统的多维性决定的。彭宣维（１９９７）有
过总结：“语篇就是一个具有三个维度的复合

体”———语义单位、句法组织和音系组织。但这仅限

于对语篇文本的分析，基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分析

较之更为复杂。RNT 框架下最基本的上下隐喻（上
行是概念语义，下行是语音系统）涉及语言系统的多

个维度。若以一种还原论的视角，借由激活路径、连

节和连元尽可能全面地分析语言系统，对不同维度

的思考将不可或缺。

RNT以神经网络为蓝本，以全新的角度解释了
语言网络系统内部元素的关系。然而，假如我们以

多维的视角看待该网络以及网络中的各元素，就会

发现它离解决语言本质属性及语言复杂性和多维性

还有一段距离，这主要体现在其跨学科性强而可操

作性弱上。再者，从生物神经网络本身出发，人类语

言系统应当属于其第二重能力，第一重为动物界基

础神经系统的非语言叙述性能力（nonｖerbal narratiｖe
capacitieｓ），主要体现为感觉和运动的表征基础
（Damaｓio，１９９４：１４３）。因此，RNT一方面需要在语
言各维度都不悖神经科学合理性的基础上完善自身，

另一方面，还要将语言系统中各维度结合第一重神经

叙述性能力，来尽可能呈现语言和语言系统的全貌。

RNT网络的复杂性反映了许多基于语言网络观
的理论在实际操作时的复杂性。语言网络抽象程度

越高，在网络分析中就越难使用拓扑指标（topological
indicator）来阐释（Araújo ＆ Ｂaniｓch，２０１６）；此外，用
其他领域网络分析法使用的数据工具来分析语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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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非常有限。这就说

明，如果不从语言本身的多维视角出发，即结合语言

内部和语言外部的研究成果厘清一套整合性的脑神

经—语言—计算机的三方并行的研究脉络，而仅选

择语言网络观中可操作性较强的一元理论来讨论语

言及语言系统本身，则关于语言的研究将无法得到

根本性的突破。

计算语言学在受到神经生物学启发后经历了飞

速发展的阶段，然而我们对其背后潜在危机需要冷

静思考，对其貌似“智能”实际上并非“智能”的产出

需要寻找最根本原因。本文认为，计算语言学迫在

眉睫的任务是解决语言和语言系统各维度的内在联

系和外在表征。从广义的层面来说，计算语言学想

要得到根本性突破不但需要结合神经生物学的研究

成果，还需要结合语言学的研究共同攻破语言维度

难题，而具有双向合理性的 RNT 为解决该难题提供
了非常有效的切入点。

尽管 RNT网络存在的问题也是目前语言网络观
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然而 RNT 网络跟其他复杂
网络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为“网络”而“网络”：后者

以节点（node）为单元（语符）来讨论其本身固有的各
种属性；而前者则以关系为网络本质进行探讨，以期

对各维度的连接关系和实现有所突破。RNT 充分的
神经科学合理性将在神经语言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进行自我完善，而以语言现象（语言实体）（赵怿怡，

刘海涛，２０１４）为前提的网络研究因其无法对语言生
物神经本质进行深入思考，在今后的研究之中很有

可能遇到更难逾越的瓶颈。本文认为具有跨学科属

性的 RNT应当在神经—语言—计算机领域的发展中
起到“桥梁”作用。

六、结论

综上所述，RNT 可以对语言和语言系统的不同
维度进行描写分析。由于 RNT本身具有神经科学合
理性，因此，其未来发展应当结合语言各维度来反映

语言的本质，并不断寻求和完善其在计算机领域的

可操作性。

Ｏne can ｖiew wordｓ not aｓ elementｓ in a data
ｓtructure that muｓt be retrieｖed from memory，but
rather aｓ ｓtimuli that alter mental ｓtateｓ （which
ariｓe from proceｓｓing prior wordｓ）in lawful wayｓ.
（Ｅlman，２０１１：１２）

这就是说，语言作为复杂网络系统需要对不同

变量的“ｓtimuli”做出不同的适应性变化。然而我们
面对的却是语言系统不同维度的多种变量，这就需

要基于神经科学来寻找一个具有较高合理性的语言

学理论框架。就目前来看，RNT 是最符合这个要
求的。

RNT的发展离不开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它可以
给语言网络观提供一个更为科学的理论视角。RNT
需要相关领域学者共同努力提高其理论的可操作

性。除此之外，较之神经语言学研究，RNT 过于“精
密”的关系“论述”导致了 RNT 快于实证研究的步
伐①。上述两方面都是今后神经认知语言学进一步

发展所必须正视和修正的问题。不论是神经科学、

RNT还是计算语言学，语言维度研究需要有上述“三
位一体”的构想，希望本文能为 RNT 的研究和发展
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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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日“出”类动词的语义图式差异
———从“进入宇宙”和「宇宙に出る」的对应说起①

杨晓敏

（复旦大学）

摘 要：汉语“出 ／ ～出”和日语「出る ／ －出す」形态、语义相近，但两者的语义图式在“终点”能否得
到焦点化上存在差异。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回避使用「－出す」、以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
错误使用“～出”的现象便与这一差异密切相关。此外，本研究通过历时性考察发现，汉语“出 ／
～出”和日语「出る ／ －出す」的语义图式差异与汉语的语义图式演变相关。这一结论将为汉日同形
异义词的对比研究及语义习得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The Ｃhineｓe “chu ／ ～ chu”and Japaneｓe “deru ／ -daｓu”are ｓimilar in form and ｓemanticｓ，but
the ｓemantic ｓchema of the two differｓ in whether the “deｓtination”can be focuｓed，and thiｓ may proｖe
to be an important reaｓon why Ｃhineｓe-ｓpeaking Japaneｓe learnerｓ ｓhun the uｓe of “-daｓu”and Japaneｓe-
ｓpeaking Ｃhineｓe learnerｓ miｓtakenly uｓe the “～ chu”. Through the diachronic inｖeｓtigation，thiｓ ｓtudy
findｓ that the ｓemantic ｓchema difference between Ｃhineｓe “chu ／ ～ chu”and Japaneｓe “deru ／ -daｓu”iｓ
related to the eｖolution of Ｃhineｓe ｓemantic ｓchema. Thiｓ concluｓion will proｖide a new perｓpectiｖe for
the comparatiｖe ｓtudy and ｓemantic acｑuiｓition of homographｓ in Ｃhineｓe and Japaneｓe.
关键词：“出”类动词；语义图式；演变；对比研究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ｖerbｓ expreｓｓing external diｓplacement；ｓemantic ｓchema；eｖolution；comparatiｖe ｓtudy

一、引言

在 ２０１７年第九届汉日对比语言学研讨会上，日
本学者金田一秀穗教授曾抛出这样一个话题：汉语

和日语中有关“内外位移”的表达有时候一致，比如

“出场”“入场式”可对应日语「出場する」 「入場式」，
但有时候又不一致，比如日语说「宇宙に出る」而不
说「宇宙に入る」，而汉语里却说“进入宇宙”而不说
“出宇宙”，这是为什么？

无独有偶，汉日语言中“内外位移”相关表达的

不一致也常引起学习者的偏误，比如翟东娜、张丽虹

（２０１７）就指出，在双向作文语料库里，既可见日语学
习者与「踏み出す ／踏み込む」相关的误用，也可见汉
语学习者与“迈出 ／迈入”相关的误用：

（１）（汉语母语者的日语表达）中国は（略）やっ
と新しい時代に踏み込んだ。

（翟东娜、张丽虹，２０１７：１７０）
（２）（日语母语者的汉语表达）过年是回顾去年

的自己，跟家人、亲属或朋友一起迈出新年

的重要的仪式。

（翟东娜、张丽虹，２０１７：１７０）

例（１）中「踏み込む」应为「踏み出す」，例（２）中
的“迈出”则应为“迈入”（翟东娜、张丽虹，２０１７：
１７０）。翟东娜、张丽虹（２０１７）以这样的误用为切入
点，研究了日语复合动词后项「－出す」与汉语的对应
情况，为汉日对比研究提供了参考。但不得不承认，

这一研究只局限于「－出す」，而要解决金田一教授提
出的问题，恐怕要将视点回归到汉日“出 ／入”类动词
的比较上。本文主要依据核心图式理论，尝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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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 ２０１５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中高级日语学习者词汇回避现象的实证研究”（２０１５ＥＹＹ００４）
和 ２０１９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纵向语料库的日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发展实证研究”（１９ＢＹＹ２０２）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以下问题：

（１）汉日“出”类动词的语义图式是否相同？若
不同，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２）汉日“出”类动词的语义图式若不同，差异
如何产生？

篇幅所限，本文探讨的汉语“出”类动词主要指

与场所、位移相关的“出”和趋向补语“～出”，日语
“出”类动词主要指不及物动词「出る」和复合动词后
项「－出す」。

二、核心图式理论的相关研究综述

正如莱考夫（Lakoff）（１９８７）、籾山（２００２）等诸
多研究指出的那样，“意象图式”（image ｓchema）理
论在多义分析上十分有效。田中（１９９０）、兰盖克
（Langaker）（１９９１）、国広（１９９４）等进而认为存在一
个能涵盖所有语义的共同图式，兰盖克称之为“ｓuper
ｓchema”，国広（１９９４）称之为「現象素」，田中（１９９０）、
松田（２００４；２００６）称之为「コア図式」，杨晓敏（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a；２０１９b）将其译为“核心图式”。在核心图式
中，焦点化部位的差异（即焦点转换）支持语义的变

化。“焦点化”是将图式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图形

（figure）前景化、将图式中的其他部分作为背景
（ground）背景化的认知操作，从本质来看，和“凸显”
（profile）（卢英顺，２０１７：２９）是一致的。

简单来说，核心图式涵盖一个完整事件，不同要

素、不同部位的焦点化使得动词的多义性得以实现。

比如田中（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将“oｖer”的核心图式归纳为
图 １，并认为认知操作中焦点化部位的差异支持了
“oｖer”多义的实现。

图 １ “ｏｖｅｒ”的核心图式

（３）a. The cat jumped oｖer fence.
（焦点化部位：A）

b. The plane iｓ flying oｖer the Pacific Ｏcean.
（焦点化部位：Ｂ）

c. There iｓ a caｓtle oｖer the mountain.
（焦点化部位：Ｃ）

d. The king had ｓtrong control oｖer hiｓ people.
（焦点化部位：D）

核心图式理论的有效性在动词语义研究方面也

得到过多次实践，如松田（２００４；２００６）、杨晓敏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９a；２０１９b）等。此外，杨晓敏
（２０１９b）指出日语复合动词后项「－出す」和汉语趋向
补语“～出”在核心图式上存在差异，但未进行细辨。
本文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思考、论证。

三、与处所、位移相关的单纯动词「出

る」和“出”

  １． 「出る」的语义图式及与汉语“出”的对
应情况

  基于『明鏡国語辞典』（大修館書店，电子版）、森
山（２０１２）等的语义描写，日语「出る」的核心图式可
归纳为“动作主体由处所 １（源点）位移至处所 ２（终
点），处所 ２位于处所 １外部”（见图 ２）。图式中实线
方框表示相对封闭的空间场所，虚线方框表示相对

开放的空间场所。以下是典型例子：

图 ２ 动词「出る」的核心图式

（４）学生は 部屋から 校庭に 出なさい。

学生（主题）房间（出发点） 操场（着落点）出请①

学生请离开教室到操场上去。 （学習②）

当动作主体、处所 １（源点）③、位移得到焦点化
时，图式如下：

２１

２０２０春季号

①

②

③

杨晓敏（２０１９b：４０—４１）将格助词的用法归纳为动作主体、对象、对方、位置、移动空间、着落点、出发点、原因、手
段、时间、方向、结果、关系、内容。此处沿用这一归纳。

例句出处的详细信息如下：学習 森山新编著『日本語多義語学習辞典動詞編』，２０１２，アルク；明鏡 大修館書店

『明鏡国語辞典』，电子版，ＣASＩＯ 电子词典 ＸD SＦ７３００；日中 小学館『日中辞典』第 ２ 版，电子版，ＣASＩＯ 电子词典 ＸD
SＦ７３００。例句的中文译文均为笔者所翻。

范立珂（２０１６）将“出”的源点细分为范围性源点和边界性源点。其区别可能与格助词「を」 「から」的选择相关，但
从图式来看，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故本文不再细分。



图 ３ 动作主体、处所 １（源点）、
位移得到焦点化的「出る」

该图式下「出る」的语义结构为＜动作主体が源
点を（から）＞，「出る」表示“离开”义，此时一般可直
接对应汉语“出＋处所名词”，如：

（５）部屋を  出る。 （日中）

房间（出发点） 出

走出房间。

（６）支配人が 奥から  出て来た。 （学習）
经理（动作主体）里面（出发点）出来了

经理从里面出来了。

当空间位移事件发生抽象化时，「出る」的语义
结构多采取＜动作主体が源点を＞，此时常对应汉语
“毕业”“超过”等词，但基本上还在“出”的支配范围

之内：

（７）言い争いの果てに 家を 出た。（明鏡）

争吵的结果（原因）  家（出发点）出了

吵架后离家出走了。

（８）高くても ５ ０００円を  出ない。（日中）
贵就算 ５ ０００日元（出发点）出不

最贵也不出五千日元。

当动作主体、处所 ２（终点）、位移得到焦点化时，
图式如下：

图 ４ 动作主体、处所 ２（终点）、位移
得到焦点化的「出る」

该图式下「出る」的语义结构为＜动作主体が终
点に（へ）＞，「出る」表示“到达”义，此时无法直接对
应汉语“出＋处所名词”，如：

（９）勉学のために 都会に 出る。 （明鏡）

求学的缘故（原因）城市（着落点）出

为了求学来到城市。／ *为了求学出城市。

（１０）角を   曲がると 駅に  出る。
（明鏡）

转角（移动空间）转弯的话 车站（着落点）出

转个弯就能到车站。／ * 转个弯就能出
车站。

当空间位移事件发生抽象化时，「出る」衍生出
“出席”“出演”“参加”等多项语义，但依然采取＜动
作主体が终点に（へ）＞的语义结构。除了汉语“出＋
N”形式的复合词，这些语义下的「出る」无法直接对
应汉语“出＋处所名词”：

（１１）友人の結婚式に   出る。 （日中）

朋友的结婚仪式（着落点） 出

出席朋友的结婚仪式。／ *出朋友的结婚
仪式。

（１２）政界に  出る。 （日中）

政界（着落点） 出

进入政界。／ *出政界。
（１３）Aは 歌舞伎座に  出ている。（日中）

A（主题）歌舞伎座（着落点） 出在

A在歌舞伎座出演。／ * A在出歌舞伎座。

当动作主体、处所 ２（终点）得到焦点化时，图式
如下：

图 ５ 动作主体、处所 ２（终点）
得到焦点化的「出る」

该图式下「出る」的语义结构为＜动作主体が终
点に＞，表示“出现”义。除了“出现”“出没”等复合
词，这些语义下的「出る」无法直接对应汉语“出＋处
所名词”：

（１４）台所に ゴキブリが 出て 困っている。
（学習）

厨房（位置）蟑螂（动作主体）出 困扰

厨房里有蟑螂，真烦。／ *有蟑螂出厨房，
真烦。

（１５）この辺りに お化けが 出る そうだ。
（学習）

这附近（位置）妖怪（动作主体）出 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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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日“出”类动词的语义图式差异———从“进入宇宙”和「宇宙に出る」的对应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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